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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978 年～1044 年），字坦
夫，淮南郡寿县（今安徽省凤台县）
人，是北宋名相，著名的政治家。吕
氏家族“一门三相”，他是宰相、太子
太师吕蒙正之侄，他的儿子吕公著也
是宰相，与司马光同辅国政。他在相
位20年，公忠报国，殚精竭虑，知人善
任，在处理宋与辽、夏关系，巩固边防
等方面卓有贡献。《宋史》评价他说：

“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
然，夷简之力为多。”

大 中 祥 符（1008—1016 年）年
间，吕夷简以知茶盐场的身份兼任
无为军通判。通判职位虽然是地方
行政副官，但在宋代，一般是以中央
派员的身份来的，负有地方的行政
及监察职权，还有直接向皇帝报告
的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地方
行政正职形成制衡；知州（或知军）
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
署名方能生效；除监州外，凡兵民、
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通
判皆可裁决。吕夷简在无为兼任通
判时，年龄30岁出头，已有担任绛州
推官（22岁）、西溪盐仓任盐税监（27
岁）的从政经历，显示出了不同寻常
的民本思想、行政能力和工作作风，
执行政策宽大仁恕，为人处世诚恳

实在，很有大局意识，恩泽惠及百
姓。《无为州志》记述：“宽恕敦大体，
惠泽及民。”明代无为州官学设名宦
乡贤祠，供学子朝拜祭祀，吕夷简理
所当然地列入名宦，按时序排在第
二。

吕夷简在无为曾游览过位于汉
置临湖县的太宁院，并题诗一首，反
映了他的心境和工作情况。汉代置
临湖县，治所在今天的蜀山镇临壁村
一带，而太宁院的创建时代和遗址，
早在明代即已无法考证。南宋王象
之的《舆地纪胜》说：“临湖太宁院，具
林泉之胜。”说明在宋代，这里还是风
景优美的游览胜地。

《无为州志》记录了吕夷简的这
首诗，题目就叫《太宁院》，诗曰：飘然
吟魄到鳌山，好句空留水石间。眼界
清虚心不息，浮生能有几时闲。但
是，围绕这首诗，难免要打笔墨官司
的。《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
所编）录入的这首诗，题目叫《咏天宁
院》，诗句略有不同，且有舛误，网络
也以讹传讹，道是：飘然吟魄到鳌山，
好句空疏水石间。眼界清虚心不息，
浮生能有几人间。很明显，末句“几
人间”是传抄错误，而且，诗的内容没
有正面描写寺院，不符合咏物诗的规

范，题目中加一“咏”字恐非诗人本
意。查诸舆志，没有关于“天宁院”的
记载，不知遗迹何处。而关于太宁
院，明代曹学佺的《大明一统名胜志》
则有明确记载，并且记录了吕夷简游
览太宁院所作的这首诗，加注“真宗
朝夷简以茶盐兼无为通判，有惠泽及
民，杨杰和之，末句有六十余年人已
古，至今诗伴白云闲”云云。北宋黄
庭坚的外甥洪朋也游览过太宁院，他
是南昌人，两举进士不第，终身布衣，
笔力扛鼎，有诗《游太宁院林英预
焉》：松行尽处是招提，殿阁参差柏树
齐。更与阿戎过净院，剧谈一座日还
西。题目中的林英或就是洪朋堂弟，
即诗中的阿戎；预，参加（游览）。招
提，民间私建寺庙；阿戎，堂弟。诗中
描绘当时太宁院松柏参天，殿阁雄
伟，可能略带夸张，规模宏大的寺庙
从建到毁，应该会留下痕迹。

这样看来，吕夷简确实游览过太
宁院并留下这首诗，而太宁院实际上
属于民间私建类型的小寺庙，描绘起
来没有多少发挥的空间。但是，太宁
院周边的环境却令人沉醉，引发了这
位俊采的诗兴情思，且侧面反映了他
在无为军工作时的情况。

诗的前两句：飘然吟魄到鳌山，

好句空留水石间。其意是，来到这
里，诗人的梦魂好像飘飘然飞到了鳌
山（传说有僧人登山悟道），空留下美
好的诗句在这山水之间。这两句，起
笔突兀，神思远跃，将太宁院比作可
以悟道的鳌山，既写了环境之美，又
写了庙宇之圣。“空留”二字，欲擒故
纵，意指周围山水能够描画出优美的
诗句。后两句：眼界清虚心不息，浮
生能有几时闲。其意是，（眼前景象
符合）我的眼界，清高淡泊，而我的内
心充满了进取，人生在世，几时能够
（像现在这样）清闲呢！吕夷简面对
太宁院具有林泉之美的自然山水，触
景生情，知识分子崇尚自然的情结与
士大夫积极用世的情怀融为一体，勾
连无隙，化为“淡泊而明志”的最好注
释；而结尾这句，既是人生感慨，又是
他追求理想、勤于政务、开拓进取、实
现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吕
夷简在无为工作，兢兢业业，夙夜在
公，以民为本，清正务实，奠定了他光
辉人生、烛照汗青的坚实基础。

吕夷简在无为这段历史，碑铭未
记，史志难考，但又如此真实地存在，
特别是他游览太宁院题写的这首诗，
更是研究吕夷简不可多得的第一手
资料，值得关注。

吕夷简在无为
何章宝

我的一个朋友是
大孝子，退休后放弃
同行企业的高薪返
聘，毅然回到老家照
顾八十多岁的老母
亲。

朋友喜欢在微信
里晒图片。这不，上
午十点半又晒出了吃
饭的图片，饭桌上四
菜一汤，老母亲正坐
在那里吃饭。饭桌上
还有一瓶啤酒，想必
是朋友的美餐了。

我问：早饭？午
饭？

回复：午饭。
我说：午饭这么

早啊？才十点半。在
我家乡浮戏山区的从
前，十点半刚刚吃过

“饭时”饭。“饭时”饭，
即早饭。每天的第一
顿饭……

“饭时”，是中岳
北麓浮戏山区以往的
方言，指的是一天中
的一个时间段，在早
上与中午之间。就是
早上起来先去田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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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阵子活，到“饭时”了，才回家吃
饭。

在1980年之前，我上小学及中
学时，家乡的学校入乡随俗，春夏秋
三季使用“饭时”这个时间。即：早
上七点到校，上两节课，九点放学回
家吃早饭。中午十点多到校，上三
节课，午后一点放学。下午三点到
校，上两节课，加一节自由活动，六
点放学。

学校这样的作息时间，也是当
地村民的上下工时间。不过，早上
村民上工比我们上学去得早，晚上
下工比我们放学回得晚。因此，“饭
时”这个时间段，就是上午的九点至
十点。

为什么会有“饭时”这个时间段
呢？听老人们说：从前的大户人家
（即地主），聘长工，请短工给自家干
苦力农活，为了让这些人给自家多
干活，要求他们天不亮就出工。《半
夜鸡叫》就是对那时候做苦力的人
最真实的写照。

以前的大户人家也精打细算，
做饭这种家务活都是自家人干。自
家人不可能天不亮就起来给长工短
工做饭吃，都是天亮了才起来开始
做饭，做好饭就八九点了。饭熟了，
该让干活的人吃饭了，当家的才让
人把饭送到地头上，让干活的人
吃。这个吃饭时间，即叫“饭时”。

也许，热天时候，尽早下地趁凉
快干活是可行的。改革开放前的大
集体那会儿，浮戏山区的农村，都是
按上午、中午、下午，一天三晌工时
制。因此，村民养成了早上起来先
去地里干活的好习惯。干两三个小
时的活，累了，饿了，到“饭时”了，才
停下劳作回家做饭吃。

改革开放后，为了使乡村与城
市早日接轨，缩小差别，机关、学校
率先施行了上午、下午作息制度。
十有八九的家庭都有学生，村民不
得不改变生活方式，尽早起来先做
饭吃，送孩子去上学。一日三餐才
改成了早、中、晚。

当然，勤劳的山里人，只要家里
有一人留下做饭，其他人还是会尽
早起来，去地里干一阵活，才回家吃
饭的。特别是农忙时节，天刚亮就
起来去地里劳作了。

尽管如此，吃饭时间还是提前
到了八点之前，不再是“饭时”饭，而
跟着叫早饭了。天长日久，“饭时”
这句方言，就慢慢淡出了山里人的
生活。

我被两个人一左一右押着，在古
镇的邮局，给家里发了这个月的第三
封电报。

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连着给我
写了几封信，信末都不经意的提到她
在古镇做一个前景很好的旅游项目，
还特地说要在下个月提车，问我是大
众好还是丰田好。朋友的信对我产生
了极强的诱惑力，在单位过得并不如
意的我，谎称要备考研究生，跟经理请
了长假，坐上了通往古镇的长途汽车。

跟老同学七绕八拐，走进了半山
腰的一栋居民楼的四楼，推开门，映入
眼帘的是一张张看到新人泛着亮光的
布满血丝的眼睛，三间房子打着地铺，
地铺上放满了行李。有几个挂着胸牌
的男女，收走了我的身份证，钱包和行
李，我狐疑的四处找老同学，刚才还亲
切的嘘寒问暖的老同学已不见了踪
影，我紧紧抓着行李不撒手，就有个身
体壮硕满脸横肉的胖子从里间冲出
来，一耳光扇得我眼冒金星。

三天后，我在古镇的邮局给家里
发了第一封电报，只有几个字：爸，速
汇 1680 元，急用。在钱收到的五天
后，又发了一封电报，这次是要 3960
元，交了这笔钱，我就从业务员升为主
管，在随后的日子，我的主要工作是上
午听课，下午趴在凳子上给同学、朋
友、亲戚写信，实际上是照着打印好的
模板一遍一遍地抄，每天下午五点前，
有人提了装满信的麻袋去邮局发。

半个月后，我给家里发去第三封
电报，文质彬彬一脸和颜悦色的刘总
说了，交了这 6800 元，我就可以升为
主任了，三个月后，每个月就有工资和
提成，等公司上市了还有股份和分红，

可是我知道家里的情况，磨磨蹭蹭不
想去，胖子又在我跟前晃来晃去，两个
人就押着我去了邮局。

这次的钱一直没有收到，胖子又
逼着我给家里写信，一天一封。

又过了大约有一周时间，早上上
课时，有人敲门，说是抄电表的，在外
面转转又走了，人走后，房间里突然紧
张起来，之前都是房东查电表水表，这
次是个陌生人，再说电表在门外，打声
招呼就行了，胖子带着几个人追了出
去，一会胖子满头大汗地回来了，大家
听到命令，立即开始收拾东西。

在大家正手忙脚乱的时候，派出
所和工商所的一大群人冲进了房间，
在一群人中间，我居然发现了满脸胡
茬的父亲，父亲上前抱着我，眼泪扑簌
簌地落在我的臂上手上，有人握住父
亲的手说：“谢谢你，老同志，你的伤要
不要去卫生院包扎一下？”父亲忙不迭
地掏出一包烟给大家发：“没事的，这
点小伤！”我这才注意到父亲的手背蹭
掉了一大块皮，裤子也烂了一个大洞，
父亲领着我走出去，看着我疼惜的目
光，故作轻松地说：“没事，刚才他们追
我，摔倒了！”

天不知何时下起了雨，还刮着细
细的风，我跟父亲踩着石板路慢慢往
前走，我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古典优
美的古街，中间一条乱石嶙峋的小河，
一股细流汩汩的流淌着，街两边都是
雕梁画栋的老房子，房檐下的店有卖
特产的，有饮食店，有超市，古色古香
中又不失现代感。跟着父亲拐来拐
去，居然进了一间香火缭绕的庙宇，父
亲跪在一尊神像前，有些哽咽，一直在
重复着：“儿子找到了，感念佛祖！”我

也跪着，头手伏在地上，跟父亲不同，
我的眼泪湿了脸颊，心里在千般万般
的忏悔。

从庙宇出来，雨似乎更大了些，在
街口我跟父亲在一个小摊上要了两碗
米线，摊主像是跟父亲很熟的样子：

“老哥，找到儿子了？”父亲脸上堆着
笑：“谢谢你，找到了！”“那就好！”摊主
先给父亲端了一碗米线，我的米线端
上来时，摊主把碗“噔”的一声搁在我
的面前，气愤地说：“这么大人了，搞什
么不好搞传销，你爸都来了五天了，一
家一家找，每天晚上就在庙里的地上
过夜，唉！”吃着米线，我的眼泪又不争
气地掉下来，吧嗒吧嗒地滴在碗里，良
久，一双大手伸过来摩挲着我不断抽
搐的肩背。

父亲要领我回家，我沉默了半天
说：“爸，我不想回家，我就回单位了，
我会好好的，你让妈不要操心。”父亲
知道我爱面子，只叹了一口气，就在河
边上了轮渡，看着轮渡消失在烟雨中，
我眼睛红红地转了身，当天就离开了
古镇，后来辗转很多地方，做医药销
售，五年前在汉江边的四线小城开了
一家小医药公司，生活总算是安定下
来了。

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父亲那天
上轮渡后，下午又返回了古镇，在古镇
不远的一家私人煤矿下了半年矿井，
直到腊月二十九才回到老家，赶在除
夕之前把借亲戚的五千多元还了。流
年似水，转眼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去了
另一个世界，许许多多的日子，我总不
由想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庞和那天的
绵绵细雨，想起风雨中父亲陪我走过
的一段古街。

风雨中的陪伴
魏青锋

三公山上有老虎？而且还要打
老虎？

三公山，675米高的主峰端坐无
为市西南边境，是芜湖市境内第一高
峰，余脉延及相邻的枞阳、庐江，范围
不下百里。这里林密竹茂，峰秀谷
幽，景色极佳，是颇有名气的游览胜
地。按说，我国有东北虎、华南虎，这
长江北岸的三公山，怎么会有老虎？
三公山确实有老虎。日前，我从相关
的宝贵资料得知，三公山曾经是山大
王——老虎的天下。

新中国成立不久的 1953 年，无
为县隶属芜湖专区，基层行政区划有
22个区295个乡（镇）。所言“虎事”，
就发生在鹤毛区三公山的多个乡
村。那时，三公山的老虎，数量还不
少。老虎们恣肆闯荡，伤害人畜，给
老百姓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威胁。

1953 年 1 月 20 日，三公乡政府
收到一份报告：“兹有本乡龙凤行政
村经常发现老虎和野猪。现有本村
群众反映在夜晚打更放哨时经常看
到老虎，对于人民有害，与对养猪更
有损失，在以上吃掉六口猪了。在前
两天夜晚老虎又到村中，有打更的同
志看到。现已有部分的武装同志组
织起来参加打老虎队，但是没有武
器，因（此）需要部分的武器。现特申
请上级政府发给武器。但需要六
支。”报告最后署名是卢光礼、洪安长
等16位村民，其中注明有5对夫妇，
两个亲兄弟，都是亲笔签名加手印或
私章。他们应该都是虎害亲历者。

当年三公山虎害范围很大、很严
重。因为之前的1月6日，鹤毛区区
长袁星亮就向县政府递交了报告（只
有文尾），县政府则在1月21日向芜
湖专员公署呈送报告，陈述虎害和打
虎要求：“我县鹤毛区靠近三公、九青
（卿）等山一带的三公、汪田、万年、昆

山、双河、新华、新圣七乡，自去年九
月间即发现大小老虎三十余只，经常
出洞残害牲畜，计吃掉耕牛两条、猪
五十余只，并咬伤三个人，群众思想
异常恐惧，白天一两个人不敢单独行
动，以致影响生产和晚间各种会议的
召开，现有万年乡民兵洪安长等七人
为保障牲畜和人民安全起见，自告奋
勇的联名请求组织打虎队，要求发给
长枪六支、子弹若干发，另外如因打
虎伤亡，要政府给予适当照顾，为此
特呈请（未见尾页）”。

1953 年 2 月 24 日，县政府向鹤
毛区政府下发文件称：“（省）民政厅
函复，同意你们立即组织群众进行打
虎，唯应注意教育群众本（着）互助除
害精神，组织起来，发挥力量，悉数消
灭。另应告诫他们，要小心机智，以
免受其伤害。如万一遭受意外伤害，
政府当予适当的解决善后问题。”

政府态度明朗，支持群众打虎，
并“悉数消灭”。可以想见，人虎之战
迅速展开。人是劲头十足，且手握钢
枪，把虎往死里打。老虎也不甘心退
出历史舞台。它们东躲西藏，以求生
存，并伺机作案。

直至1953年10月29日，鹤毛区
后任区长邓中善又向县政府报告：

“查本区近山地区，近来颇多虎患，残
害人民牲畜。本（十）月廿七日据三
公乡政府报告称：‘银硃村走马冈发
现灰、黄虎各一只。莲花村土地石山
发现黄虎两只，涧李村发现花虎一
只，并于廿五日下午在莲花村两冲坳
吃小猪一头，十余日前计吃老母猪两
头、小黄牛一头，请求设法消灭……’
等情，为此理应转请核夺。”

至此，相关资料没了下文。但可
确信，老虎已绝迹三公山。因为六十
多年过去，再无“三公山上打老虎”的
枪声和弥漫的硝烟。

三公山上打老虎
王惠舟

小时候生活在又穷又偏远的农
村，那时候除了课本，很难见到课外
读物。我最早看到的课外读物，是家
里用来糊墙的旧报纸，没事我就趴在
那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读就是
半天。

真正接触到课外读物，还是一个
偶然的机会。那时我们课余活动，就
是到野外疯跑，我们最热衷的游戏就
是打乒乓球。那时没有乒乓球设备，
球台是碾米用的磨盘，没有乒乓球
拍，就用一本书推来挡去。

有一次我随手打开那个当做球
拍的书，竟然发现那里面的内容真是
太精彩了，远远超出了乒乓球对我的
吸引力。

记得那是一本叫做《少年文艺》
的杂志，里面刊登了很多让人熟悉、
陌生、感动、向往的文字。举着那本
杂志，心里的激动几乎让我颤抖，差
一点就把那个被大家当做球拍的杂
志偷偷拿走。后来，我发现了这本杂
志的来历，这些当做“球拍”的杂志原
来是磨盘旁边那家人拿出来的。他

们家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中学生，叫
杨青，他的家里不仅有《少年文艺》

《中学生》还有很多其他杂志，都是他
在县城的报刊亭买的。

这简直让我发现了宝藏，只要不
是上学时间，我都会跑到他家里看
书。

那个时候，我的每一个傍晚和
全部周末都是在杨青家里度过的，
反正不是天完全黑下来，我是坚决
不会离开的。有的时候，杨青和家
里人去地里干农活，我就独自一个
人在他家看书。杨青见我对书如此
痴迷，偶尔会大方地说，这几本你拿
回家去看吧。这无异于世界上最美
好的声音。

杨青家的书，我却是看得不亦乐
乎，谁让“书非借不能读也”呢？

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
机会可以到县城看看那个有着花花
绿绿各种杂志的报刊亭。还曾经想，
如果我有了钱，一定要开一家报刊
亭，到那时候，我就有读不完的课外
书了。

犹记那年借书读
韩旭峰

中国速度 周文静 摄

最美三公山 季潘斌 摄


